《梦幻诛仙》之巨龙觉醒
“你要是敢娶，我就……”
南宫烈从青云门悄悄的下山了。他面色羞红，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李诗若刚才说出的那句话。是啊，一个女孩子都不害怕，自己究竟在怕什么？
“你要的是什么？焚香谷大弟子的位置？未来掌门人的资格？”李诗若靠在南宫烈的怀里，一字一句的问道。
“我要明媒正娶，我要让天下所有的女孩都羡慕你。只不过，我还不是那个人……”南宫烈说道，轻抚着李诗若的青丝，悠远的叹息在夜空里飘扬。
“我说过我什么也不要；我不需要你有多么的出众，只要你对我说，你想和我在一起，那么我就……”李诗若似乎焦急，说话也快了起来；当说道自己肯下嫁他人时，却又羞涩的把话咽了下去。是啊，这种话，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上杆子说出来呢？
她要的，只是两个人的长相厮守。
而他想给的，却是惊天动地而又轰轰烈烈的。是的，南宫烈觉得，诗若绝对有资格获得世间所有的幸福。那么好的女孩，娇柔，美丽，勇敢而又善解人意，她的而且确就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孩了，没有之二。这么好的女孩，难道自己如此普通就可以迎娶诗若？
南宫烈不想这样子。他要给李诗若一个交代，给青云门一个交代，给天下间所有人一个交代。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李诗若是幸福的。
“再等等。”南宫烈说道。
“还需要等什么？幸福不幸福一定要别人说的算吗？”李诗若小声说道，似乎要哭。“烈，我说过了，只要你敢娶，我就……”
南宫烈拜别了青云门，准备回到焚香谷。他的心很乱。一方面，南宫烈绝对舍不得看到李诗若的眼泪；但是另一方面，南宫烈有自己的坚持。
那是一种男人的坚持。
只不过，当南宫烈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之后，才明白命运是多么的残酷。
1.
“诗若，我见过水月师叔了……”南宫烈回来的时候表情还是很激动，这与他平时冷静而又温柔的外表有很大区别。看得出，是好消息。
“师父……怎么说。”李诗若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女孩子么，在终身大事面前必须显得矜持。
“水月师叔说，嗯，她说……”南宫烈有些语无伦次。
李诗若笑了。她知道这个男人，很多时候如同孩子一般。
“我，我回去就让师父过来提亲……”南宫烈丢下了这么一句话，喜得忍不住抱住了李诗若。
李诗若低下了头。她想笑……
但是却哭了出来。
那已经是一年前了。
一年里，南宫烈不在身边，有的只是花开花落，以及书信上的只言片语。
没关系，李诗若看着春去冬来，看着河水从冰冻到复苏，一直这么告诉自己。总有一天，那团火会为了自己燃烧。
2.
烈，你还在等什么呢？
你只要证明给我看，你在乎我，就足够了。
你没有必要向我的师父证明，没有必要向我们的掌门证明，没必要向其他的任何人证明。
诗若，你不懂……男人……都需要……
每次看着南宫烈笨拙的反驳着自己，李诗若总是会感到一阵莫名的心疼。她知道南宫烈对于自己不变的一切，只不过，他太过于执着琐碎，
“当你成为我的新娘时，我会让天下的人都羡慕你。”南宫烈说。
那天夜里，气候干燥，风却莫名的阴冷。李诗若想起了南宫烈抚摸着自己脸颊留下的这句话，无法入睡。有些时候，李诗若要的只是一片瓦房，门口有着一片桑，过起男耕女织的生活就已足够……
风声。
南宫烈终于回来了，带着满身的荣耀，带着焚香谷大弟子、未来掌门人的身份、带着全天下的瞩目，来到了青云山，敲响了大门。
“诗若。”南宫烈风尘仆仆，却没有丝毫的做作。他只是看着眼前的女孩子傻笑，却再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心里的话。
“我来接你……”南宫烈伸出了手。
那个瞬间，李诗若感到那只手如同四月一般温暖。
“诗若恰巧是阴月阴日阴时所生，呵呵，若不是南宫公子为阳时之人，恐怕这门亲事，我还不会松口答应呢。”水月和焚香谷主面对而坐，以茶代酒。
“天造地设。”焚香谷主只是淡笑。
“只是……真的要现在就办婚事吗？”水月抬头看天。似乎很久没下雨了，但是天上总是能够遥遥而望，看到一片乌云的影子。“似乎……不是黄道吉日。”
“呵呵，他不想等了。”焚香谷主失笑道。“孩子的心，早就飞到你们这里来了……”
水月也笑了。
李诗若看着南宫烈关上了自己的房门。那个她日夜思念的身影从窗边掠过，之后渐行渐远。
她觉得心跳的厉害。等了这么久，终于到了这一天了吗？想着这个傻瓜，一路上为了早日到达青云山，竟然已经两天两夜未曾合眼时，李诗若又感到心疼了。
“傻瓜……”李诗若想笑。
多久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了？而以往，南宫烈的脸庞只会出现在甜蜜却短暂的梦中而已。今天，会不会也是一个梦呢？
昏昏沉沉，诗若似乎乏意顿起。而窗外的夜空，月亮也被乌云所遮掩，不再有光芒洒下。如果是梦，希望它永远不要醒来……
三更。
窗外，风忽然顿起。
一声异样的喘息，打破了寂静，在这黑夜中蔓延。
李诗若一愣，随即睁开了双眼。又是那个不安的噩梦。她擦了擦头上的汗珠，回忆起了梦里那双远古的双眼，感到十分可怖。怎么了这是，烈不是回来了吗？李诗若嘲笑般的对自己说。现在的我，有什么害怕的？不是，还有他在身边吗？
对自己自言自语完之后，李诗若本打算继续入睡——直到她忽然看到了，看到了窗外的那双猩红的眼睛！
李诗若立刻摸紧了床头的双剑。因为她猛然发觉，现在自己没有在梦里。
窗前，那双眼睛似乎在游走。
“谁！”李诗若喝道。
外面巨大的黑影一顿，然后青云门顷刻之间在一片漆黑之中恍如白昼。
有人说，那天晚上是青云门后山失火；
有人说，那天晚上是天降响雷；
但是，所有人都看到了。那片光亮，隐隐竟成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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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南宫烈手中的八荒玄火枪跌落在地上。
“切莫心急，现在一切还是未知数……而且李师妹福大命大，定会逢凶化吉……”青云门的几个弟子宽慰着南宫烈。而他，其实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他的脑海里只剩下了李诗若那动人的一笑，以及无边的空白。
听到李诗若失踪的消息时，南宫烈苍刚刚休息；但是一得到消息，南宫烈丝毫不顾已经二十个时辰未曾合眼的疲倦，立刻去了厢房。他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这一切是真的，更多的猜测是诗若想要见自己一面，而编织了这个小孩子一般的谎言。
直到水月师叔亲自走出来，对南宫烈说已经派人四处打探之时，南宫烈才感到了一阵阵的眩晕。
“切莫心急，现在一切还是未知数……而且李师妹福大命大，定会逢凶化吉……”青云门的几个弟子宽慰着南宫烈。
南宫烈晃晃身子，附身捡起了地上的兵器，淡笑着说：“我没事，没事。诗若不会出事的。”
他喃喃的重复着“诗若不会出事”这句话，摇晃着身体，独自走向后山。
“要不要找人跟着点南宫师兄？”几个人商量着，深怕他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而且后山地势险要，万一现在失了魂的南宫烈有个闪失，终归青云门还要给焚香谷一个解释。本来现在青云门就已经是人心不稳、流言四起，如果再让焚香谷也搅进乱局，那么可能真要天下大乱了。
青云山很深，是个鸟鸣山更幽的地方。南宫烈每走一步，都会想起和诗若的种种。他在后悔，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让女孩子等，等他南宫烈的名声响彻云霄！
那些荣耀，究竟是需要还是炫耀？
南宫烈不知道。
直到一道剑气擦眉而过，带来阵阵冰冷，南宫烈才重新抬起了自己的头。一个白衣男子站在自己七丈之外，皱眉而立，似乎很见不得南宫烈现在的神情。
“来。”那人说着，举起了手中之剑，唤作无念。持此剑者，不是陈御风还是谁？
想当年，陈御风在兽妖乱世之时也曾和南宫烈有过一面之缘。在心里，不问世事的陈御风谈起南宫烈之时也会点头，淡笑，赞许他是一个汉子。但是今天，陈御风见到的南宫烈脸上，只有懦弱。
南宫烈没有理会，而是继续向前。他似乎已经厌倦了一切纷争，只渴望片刻的宁静。只不过白衣人没有打算就此放过，数道剑气直逼而去，甚至擦断了几根长发。无奈，南宫烈依旧没有任何躲避或者回击的意思。
行尸走肉。
陈御风苦笑。
看到现在的南宫烈，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样，有种异样……
“我知道李诗若在哪里。”陈御风看着自己的剑锋，若有若无的说道。
余光之中，南宫烈渐行渐远的身影忽然一震。转过身来，似乎南宫烈又是那只在敌人中独战八方的怪物了。
“在哪里？”那只野兽已经失去了所有耐性，几乎是嘶吼着问出了这三个字。李诗若，现在有关于她的一点一滴都可以让南宫烈这只冷兽彻底燃烧。
“打败我。”陈御风手中的无念剑迎着迎面而来的热浪，缓缓低吟。“打败我，便告诉你！”
困兽之斗，一发而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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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念·三世樱轮！”陈御风在侧空中反手一剑，无数剑气不规则的飘散，彷如秋天的樱花随风飘落一般，灼烧着碰到的一切。这招是反守为攻，来势凶猛，却要一招将南宫烈逼入死地；只不过似乎所有火炎都奈何不了南宫烈这个从小在火焰中摸爬滚打的孩子，一旦接近了南宫烈的玄火枪后都会化于无中，并且反被吸纳，归化于南宫烈的下一次吞吐。
南宫烈的呼吸越发沉重，犹如每一次吐纳之间都会带动天地潮汐一般，轰鸣作响。
“她在哪里！！！！”这一声断喝，伴随着由天引来的一道霹雳，南宫烈再一次唤出八只火龙，呼啸着盘动，继而全部凶狠的奔向反手持剑的陈御风！这一招来势汹汹，照理说陈御风该避而非硬挡；但是随着高温迫近，陈御风也估算出了南宫烈这一招究竟有多狠：如果就放任这一击砸在小竹峰上，最起码会轰掉半个山崖！
陈御风笑了。
为了爱情，总之有一种木讷的人，在失去之后才会表露无遗，用疯狂来掩盖懊悔。
曾几何时，自己不也是这个样子？失去了太多期待，只能苦苦等待轮回的自己，曾几何时不也是无法让自己的心趋于平静？
陈御风隔着火焰，看到了南宫烈，看到了曾经那个自己。
反手，残月，新雪，冬梅。陈御风在笑。而手中的无念剑的低吟却越发鸣亮。
“起！”陈御风低喝一声，伴着飞沙走石迎风而上；而他手中的剑，也随着前移而在空中径自画起梅花，剑走偏锋。霎时间似乎一切都开始冰冷，一切重新归于冻结。
这一剑，正是陈御风三世所悟，也是他冷漠的来源。
果不其然，八只火龙似乎遇到了克星，全部都一触即溃。除了南宫烈本身的火焰外，似乎热气已经消耗殆尽。
只不过，南宫烈的烈火似乎无穷无尽，而他的火龙消失之后并没有退却之意，相反却越战越勇：只见他双手高举玄火枪，并且慢慢旋转，集齐剩下的烈火，死盯着迎面而来的陈御风。
陈御风心里略微一惊，他知道，即将而来的，就是八荒玄火枪的最高奥义·夜战八方。不自觉的，陈御风暗自提气，无念剑也握得更紧，准备硬吃这一招。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当两股力量即将对决的那一瞬间，热的那边却忽然急速衰退。陈御风心里一动，立刻收下全部功力，飞身迎下了从空中跌落的南宫烈。
三十个时辰未曾合眼，加上失去爱人的心力交瘁，却又在此用出了几招极费心力的绝招，南宫烈终于在抱着对李诗若的不安与愧疚之中，昏了过去。
“何苦……”陈御风看着熟睡之中的南宫烈，轻轻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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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你还能够为你所爱的那个人出枪。”南宫烈醒来后，顿一顿神，随即再一次把枪锋架在了陈御风的脖子上。但是陈御风没有任何慌张，只是叹了口气，说出了那句话。他是在羡慕，羡慕南宫烈还有一个可以拔刀相向的目标。而自己，只能向着“轮回”这个无形的敌人所妥协。
相比之下，也许南宫烈才是幸福的。
“你都知道什么。”南宫烈终于不再是出来乍到时的那具行尸走肉；和陈御风的一战，再一次唤醒了他心里的锐气。是的，现在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南宫烈也明白了过来，自己不该如此堕落。此时此刻，他更应该考虑如何寻回诗若，而不是懊恼和后悔。
南宫烈想知道，究竟青云山对于诗若的消失，都知道什么。
“龙。”陈御风只说了这一个字，就不再开口，只是看着窗外，目眺远方。
猛然间，南宫烈愣住了。
他似乎想起了师父说过的一段笑话。
《神魔志异》里面确实记载，龙产九子，许以至阴。
莫非……南宫烈咬紧了牙，不敢再想。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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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阳城本该是一片最为祥和与繁盛的所在。但凡不说起京城附近所笼罩的吉祥与威严，单说青云山脚下，已经是世间难得的富源宝地了。
那个夜晚，无欢却无论如何只能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连绵细雨在这春天本是平常。但是却在今夜消散，取而代之的竟是晴空之下数不清的闪电。没有乌云，何来雷闪？无欢手里轻摇着羽扇，若有所思。
“我确实看到了一把剑。”无欢想起了村子里那个疯疯癫癫的掌柜，指天咒地的起誓说自己在起夜之时无意间抬头，诧异的看到一把巨剑竟然悬浮在河阳上空。不会错的，那的的确确是一把宝剑的形骸。
“有多大？”店里的醉汉闲着无聊拿掌柜打趣。
“非常大！”掌柜的很恐惧一般，将自己的双手尽量展开：“那把剑，比河阳城还要大的多的多！！”
“可笑！如此巨物，怎可能悬浮于空？莫不是想要我们这些个酒汉多来饮醉才编出这不靠谱的故事？”众人做笑，一哄而散。只剩下那满目不安的掌柜，嗤嗤的说：“但是它就在天上啊……”
无欢本没有兴趣理会醉言。喝酒，赏花，伴随着微风轻摇纸扇，这一切就他已经足够。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会再能够遇到柳潇潇；只是这些桃花开的时候，忍不住会让他想起那双醉人的眼睛。
呵呵，怎么了自己这是。无欢在自嘲，身为一只精进成人的妖狐，本不该动此凡心，却又无从制止。
而就在这个难得一晴的夜晚，无欢却感觉到整个天空都在不安的躁动。
无欢终于起卧，走出了客栈，站在河阳城正中，仰望苍穹。没有人安排他这么做，只不过，似乎在天空深处，有一种声音在嘶吼，仿佛要将天地撕裂一般。
不，那肯定不是雷声。
远远望去，天空中的闪电竟然隐隐连成龙形！！无欢惊讶的注视着天空，然后看到……
不可能的！！
但是一切都是真实的。大地传来了一阵阵的震动，随后一声巨响在夜空中撕裂，奔腾着涌向四面八方。光是气流的冲击就足以让无欢忍不住要运气才可站得住脚步。
剑影。巨大的剑影，笔直的从苍穹之中插下。是的，也只有如此巨大的宝剑落地才会引起这种规模的冲击。无欢不再犹豫，立刻踏上法宝，奔着河阳郊外虚飞而去。
那是人间本不可能见到的奇景。
一柄参天巨剑，就那么笔直的镶嵌在土地之中，四周一片迸裂之势无以复加，草木横飞，可谓天崩地裂。
无欢半是震惊，半是眩晕。他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没有从梦中醒来——直到一束耀眼的光芒由黑夜中迸发，不由得吸引人寻光望去。
河阳自古盛产青花石，质地坚硬，刻板留字可留千年而不失真迹；但是想要在这青石板上面写字可谓难上加难；需铁匠铸明火，用刚出炼炉中的钢锤方可凿字。其苦难程度可想而知。这些都是世人所知道的事实，无欢也深明此事。但是就在无欢的眼前，一块在普通不过的青石上竟然刻印着一行行闪烁着异样金光的符文！
“这是……”无欢走上前去，阅读着他并不能理解的那些稀奇文字。这些文字像是在哪里见过，似乎是自己上一次潜入鬼王宗时……无欢迟疑的伸出了自己的手指，打算触碰一下这些似曾相识的符文。就在手指碰到符文的一瞬间，忽然整个世界安静了，无欢感到自己看到了一股深不见底的幽冥！他似乎透过了这块石板看到了无数奥义之所在，体内丹元忽然燃烧而旺，迸发出似乎不属于自己的力量！
源源不绝。恍若千年修真之道在体内喷薄一般。
无欢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身后的尾巴已经突破人形显现出来，而且似乎有要增加之势。
错不了。无欢喜道，这确确实实正是天书！
天书，可让人在短时间内精进大步的上古心法，本是绝不外传的秘笈；无欢也是偶尔在鬼王宗之内瞄的一眼真迹，而后借着自己先天之才运筹于心，短短数年便已达成妖狐之大成。在合欢派内，更是鲜有敌手。而今，竟然天赐神书，莫非这是命运？
无欢立刻屏住呼吸，急切的稳住了心神，想要认真的阅读下去。
只不过，在无欢的背后，一个黑影站了起来。
“怎么会……天剑怎么会忽然掉落……”那个黑影似乎受了重伤，嘴角带血。然而很快的，他就注视到了沉迷于符文之中的无欢。
黑影立刻屏住了呼吸，但是在他遥遥之外看到那些符文时，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
“天书！”黑影脱口而出，无欢听到人声立刻翻身一跃飞向空中，同时抽出纸扇准备辨别敌我。
只是刚才黑影站立的位置哪里还有人？无欢正在讶异，只闻得背后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低低问道：“你是不是看到了，年轻人？”那声音竟是刚才的黑影，不知何时他已经飞到了无欢的背后。快的就在眨眼之间而已。
无欢在流冷汗，他已经可以感到此人道法高深精妙，远不是自己可以敌之的层次。也许这种诡异的压迫感，只有传说中的黑心老人才能够给予他人？
“留不得你，送你一程。”黑影缓缓道；与此同时，无欢感到背后似乎灼烧起来，而夜空也有如白昼一般！
伴随着光芒的，还有一种极其威严而又神圣的怒吼！
那是什么？无欢在晕过去之前，看了一眼被光芒照亮的大地。
那柄巨大无比的巨剑，竟然犹如一座城池，如此巨大而又真实！ 
那黑影似乎也是一脸惊讶，同时注视着四周。
而不断涌现而出的身影，似乎解答了无欢一直困扰着的那些低吟的来源。
“龙……吗？”无欢最后看了一眼后，被光芒吞噬，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了。而数条巨龙似乎被什么不祥所惊醒，呼啸着，盘旋着，最终一起扑向插在河阳郊外的那把天空巨剑！！
无欢再次醒来的时候，陈御风已经离开他的身边了。在千钧一发之间，是陈御风救下了无欢，存下了他这条性命。
陈御风神色凝重，昨夜，正是陈御风每月一次去满月古井的日子。但是井水不同于以往，似乎一直在不安的晃动，让陈御风的内心也感到一阵不安。
这种不安，究竟代表着什么？
回到青云山的路上，路过河阳之时，陈御风得到了答案。没错，他亲眼看到了，正是几只苍龙飞升而起，那种犀利与威严，使人过目不忘。
那夜，也正是李诗若失踪的夜晚。
所以，当道玄真人喝斥弟子“不要胡言乱语，怎会用龙”之时，陈御风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了。不过依他的性格，这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他也懒得开口说明一切。
知道陈御风看到了为情所困的南宫烈时，心中才不由得一动。
也许，这是陈御风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多管闲事吧。
“龙。”陈御风说道，不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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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荒现在还不该是寸草不生的时候，放眼望去，却也不见一草一叶。南宫烈只身一人，直立于此，寻找着蛛丝马迹。
“真的要去？就因为青云门那个疯子的一句话？”所有焚香谷的师兄弟都认为南宫烈疯了。只是因为陈御风的一句“就在蛮荒”，南宫烈竟然就不远万里奔赴于此，来捕风捉影寻找李诗若的下落。
陈御风的话有多少可信？南宫烈自己也不知道。在他眼中，陈御风也是个怪人。但是，现在任何线索都是南宫烈的救命稻草，如果再让南宫烈闲下去，恐怕他真的要疯了。
只是当他看到遍地而出的爬虫时，那一道道耀眼的气芒直叫人不敢直视，他才明白，龙穴确实就在附近。
如何找到诗若？
南宫烈不知道。他只知道，如果失去了诗若，那就是失去了整个世界。
想当初，南宫烈听焚香谷的先辈们讲解，那个失去了至爱的女子后，便要全世界一起陪葬的兽神；当时他觉得，兽神果然只是牲畜，何为神类？单是因为己愿就要毁灭世界，这不是邪魔外道什么是邪魔外道？
当时的南宫烈义愤填膺，很以这种人所不耻。
但是今天，南宫烈忽然明白了兽神当时的心情。那是只有男人失去一切时才能有的体会。
肝肠寸断，悲痛欲绝。
所以，今天的南宫烈不再有丝毫的迷茫。
“给我滚出来！！！！”一声断喝，包含真气，竟然晃动大山，摇撼参天古树。
随着这一声怒吼，紧接着南宫烈就是一枪。无数真气四散而开，瞬间击溃了蛮荒上目所能及的所有爬虫。
不还我诗若，我就杀到你现身为止！！！
这句话没有说，但是，南宫烈做了。
盘旋的杀气里，带着一丝悲凉，还有无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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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时，南宫烈以为自己看错了。直到那锋利的巨爪拍击到自己的肩膀带来了可怕的剧痛，南宫烈才定睛看准，确确实实，这就是一条苍龙！！
“吼！！！！”遍地都是龙族的尸体，苍龙从龙窟中一跃而飞，将一切尽收眼底，这一切都化作了它的恨意。眼前的这个人类，就是让它断子绝孙的罪魁祸首！
南宫烈愣住了，停手了，看着眼前的龙，再也不能移动。
因为那只苍龙，左爪里竟然握着的就是李诗若！！
龙旋半空，而后杀气腾腾，呼啸而下！！伴随着更多的霹雳，一起砸向蛮荒那已经疲惫不堪的大地。
而南宫烈只是徒劳的避开，不去迎击。
“诗若！！诗若！！！”南宫烈大喊着李诗若的名字，心中焦躁不安。
诗若，你答我一声，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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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诗若睁开眼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但是却看到了在自己梦里一直发生的那一幕：一双猩红的眼睛，一只握着自己的利爪，以及……那个浑身是血，徒劳的一直在喊叫着自己名字的男人。
他为什么听起来如此难过？
是因为自己没有回应他的呼喊吗？
不，我一直在回应你。这么久，每一天，我都会在心里呼喊你的名字。但是你呢？你考虑过我吗？为什么，为什么要我一直等，一直等到地老天荒才算是完美？
李诗若竟然在此时此刻前所未有的迷茫了。
直到……直到她看到，一直倔强的南宫烈，一直坚强的南宫烈，一直只会傻笑的南宫烈，在最后一声呐喊后，竟然一个人默默的流下了眼泪。
李诗若张开了嘴巴，轻轻的说出了三个字，便再次晕了过去：
“南……宫……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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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天籁之声，犹如世间黑白之中的第一道彩虹。
南宫烈抬起了头，他听到了，听到了李诗若确确实实呼喊出了自己的名字！她在等，在等自己去救她！！
在等……再等……再等……
“你，还要她等多久？”遍体鳞伤的南宫烈想起了陈御风丢给他的最后一句话。苍龙盘旋着，一次又一次伴随着霹雳冲了过来。
我赢来的都是什么？
满身的荣耀？焚香谷大弟子的身份？未来掌门人的地位？还是全天下的瞩目？
这些，真的是诗若需要的吗？
苍龙已经越冲越快，近在咫尺，同时张开了它的血盆大口！！
“如果连……”南宫烈闭紧了双眼，平缓了自己的呼吸。那是一种久违的平静，是在追寻过后的思索。他的脑海里闪烁过去的符文，虽然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确实看见了。
“如果连……”那一串串的文字似乎在低鸣，不断的告诉他世间的奥义与真谛。南宫烈只需聆听，只需铭记。
“如果连……”金光顿起，南宫烈的双眼散发出了轮回之气，似乎开始借由旭日生辉而不见凡尘一般夺目！
苍龙一跃，近在眼前！
“如果连你都无法保护的话！！！！！！！”南宫烈举起了玄火枪，大吼一声，一个箭步，带着层层金光，迎面冲向苍龙！！！
《神魔志异》记载，天书为五，实有其六。六卷藏于大明奥义之内，型为无而可顿悟，一旦破，即为人中龙凤，唤作二字：
“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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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宫烈能够感到一股股的热浪在沸腾，世间万物都在模糊。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恐惧，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这股不灭的火焰并不是来自于对面的神兽，而是发自南宫烈的丹田。
苍龙似乎也开始畏惧这股吞噬一切的大火，虽然它生长在岩浆之中，终日与焚化熔灭为伴，但是显然眼前这个人类的火似乎已经不是人世间的产物。是的，火精进为雷，二精进则为霹，三精进则成雳！而霹雳本不是世间的这些修真之人可以掌握，但是今天，天地似乎都在回应着南宫烈，而那些火苗渐渐势旺，越发明亮锋利。
仿似一把把明雷之枪一般，整装待发的悬挂于天际，就在等着南宫烈下一次出手，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而来。
苍龙不自觉的畏惧了。一声嘶吼，竟然收住了前冲的趋势，而在空中旋舞；龙头为中，龙身轻旋，龙尾迎风而立。几番反复，一只苍龙竟然在空中摆出八卦之势，并且散发淡淡紫气，萧杀万千。
乾、坤、巽、兑、艮、震、离、坎……八种方位节次而来，继而将万雷引向于虚无之中。南宫烈看清龙首所在正是八卦阵正中，而那双猩红的巨眼也盯紧了自己，想必已是被激怒得无以复加。
南宫烈没有再迟疑，而是引着万千响雷呼啸而上，以一招“夜战八方”，将天空万雷从无形化有形，形成另一只龙头一般，恶狠狠的张开充满雷鸣与闪电的巨嘴，向着苍龙咬去。
南宫烈没有冲动。他赌的这一击，也许赌对了；因为苍龙被火焰所撕咬之后发出了阵阵惨叫，那道伤口，正是苍龙的七寸！
苍龙在旋舞，在挣扎；八卦之势已经无法保持，阴阳失调五行错乱，进而刚才吸入的响雷也一并喷发！无数闪电、烈火从龙嘴之中反噬而出，开始吞并苍龙！
南宫烈一愣，随即不顾一切的冲了过去！
“诗若！！”他大喊着，无数响雷似乎被其吸引，纷纷接踵而来，活生生的劈在了南宫烈的血肉之躯上！
没想到，没想到觉醒之后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不好控制！南宫烈在懊悔。握紧李诗若的那只龙爪随着苍龙失去生命之时也顺势松开，李诗若从高空落下不说，而且恰巧就是这场雷电与霹雳的中心！
南宫烈在飞。
也许这只是一刹那的长短，却足以让南宫烈为此担心一生。
李诗若似乎听到了什么，是那个梦的继续吗？
如同梦里一样，南宫烈在最后，抱住了自己？
李诗若分不清现实与虚无。
而南宫烈，只是紧紧的抱住李诗若的肩膀，将她深深的搂在怀里，紧紧的将他深爱的女子护住，进而跌进了无穷无尽的霹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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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再一次安静了。
李诗若再次睁开眼睛之前，很害怕。她害怕看到的是不该看到的一幕。
但是当她睁开眼时，舒了一口长气。是的，世界还在。南宫烈在抱着自己，而身边竟是已经断成数截的龙骨。不晓得究竟是何神力，几乎连同天地一起分割，直到现在天上的云彩也是四分五裂，似是被人切开！
南宫烈浑身是伤，但是依旧是那个傻乎乎的微笑。
“你……”李诗若想要说话，但是南宫烈制止了她那发干的嘴唇。抱着李诗若，南宫烈从半空缓缓而下，落在了龙窟之中。
南宫烈想要张口，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见到李诗若之后，他的木讷，似乎又遍布全身。久别重逢，生离死别，此时此刻，两个人应该有多少话要说！可是，南宫烈却不知如何表露温柔，去对面前这个自己已经担心许久的女子说第一个字！
良久，南宫烈终于开了口。
“你，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吧。”南宫烈说，这一次，他的目光没有逃避。
“什么？”李诗若问道。她不知道南宫烈指的是什么；只不过，她知道的是，南宫烈以后会有更多的挑战，更多的责任，更多的一切一切……除了更多的属于她的南宫烈。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大义，是情之所长，是……
她想哭，却只能苦笑。
南宫烈站着，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却松手将自己的玄火枪放开，看着其笔直的坠入龙窟之下的岩浆之中，随着熔岩翻滚，直到漂浮至了龙窟之口。
李诗若傻傻的看着这一切，问道：“你疯了？”
“ 你说过，只要我敢娶，你就敢嫁，对不对……”南宫烈问这句话的时候，脸已经羞红了。但是那份坚决，是不会改变的。
李诗若的脸红的更厉害，当然这也不是因为气温高的原因，思量许久，还是点了点头。
“那你会不会嫁给一个死人，一个除了爱你以外什么都没有的死人？”南宫烈傻笑着，问道。没错，当其他人看到龙窟口处的玄火枪时，自然而然只会猜到南宫烈已经与龙同归于尽了。
南宫烈，自由了。
现在的他，全部只属于自己心爱的那个女人。
南宫烈在笑，他抛弃了世间的一切，给了李诗若一个询问。
李诗若想笑，却抱紧了南宫烈，抱紧了心中的他，哭了出来。
尾声
南宫烈就这么去了。
焚香谷谷主十分懊悔，愤恨自己就这么失去了一个绝佳弟子。
青云门也在后悔，后悔没有及早派人去龙窟一探究竟。
似乎这一切，都是如此的悲哀。
河阳郊外，靠近树林的地方。那里，新建了一间瓦房，可以遮风挡雨，也可以生火做饭。无论从哪里看，这都是一个温馨的小窝而已。
房子的门口，种着一大片桑。
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大片放眼不到边际的麦田。
每个白天，那秀美的声音都会高歌一曲。
每个傍晚，那个男人都会抱着自己深爱的那个女子，在微微的暖风中，看着这与世无争的一片麦金黄。
